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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同性愛小說中的經典重構與

聯動：評析〈上邪〉兼及其他同

性愛作品
楊慧瑩　馬來亞大學 中文系 博士

一、�「上邪」與「未央」：經典小

說的重構與解析

馬華同性愛小說〈上邪〉（作者翁弦尉）曾

在 2001 年榮獲第六屆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花蹤

文學獎」馬華小說組佳作獎，並被收錄在小說集

《遊走與沉溺》中。翁弦尉以同性題材為引，將

馬華社會與歷史記憶融入馬來西亞華人文學的經

典敘述模式，即憂患敘事中，從而呈現了歷史記

憶的深刻性。如小說〈上邪〉中提及 1998 年馬

來西亞經濟風暴，1998 年的「安華事件」，以及

1999 年的「立百病毒」，筆者對此也曾在文章中

寫道：「這些事件不僅是對馬華社會少數群體失

聲話語的影射，也是在試圖掀開被歷史淹沒的多

重聲音」。而在此小說中〈上邪〉中，尤為值得

關注的是，作者將小說內容與經典文學作品進行

互文對照，而筆者則期盼在對此小說進行經典重

構的解析中，來銜接多元歷史的失落聲音。

小說〈上邪〉的篇名與中國古代經典詩歌

〈上邪〉同名，詩歌〈上邪〉在小說結局與開

篇均有提及，小說〈上邪〉則是藉以「上邪」

所代表的愛情常識來描述人物「我」與「你」

的同性戀情，此戀情困境也影射了馬來西亞華人

社會同性戀群體面臨的生存困境。小說〈上邪〉

採用現實與回憶雙線交替的敘述邏輯，開篇現實

情境的人物「他」其實是得了間歇性失憶而忘記

過去的「我」，而「我」在「你」的幫助下努力

尋求遺落的記憶；在回憶線中，則講述了「我」

與「你」的同性情感糾葛，「你」因無法接受自

身的同性欲望，便以出家為僧作為逃避真實情感

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上邪〉不但與詩

歌〈上邪〉相比擬，也與華裔作家鹿橋的經典小

說《未央歌》相呼應，在〈上邪〉與《未央歌》

的呼應中，顯現出作者翁弦尉創作同性愛情的一

貫敘事手法。如翁弦尉的小說〈遊走與沉溺〉和

〈喧嘩與沉潛：重寫情書〉，此二作與〈上邪〉

皆收錄在小說集《遊走與沉溺》中，張光達認為

此「兩作刻劃沉痛哀怨的同性戀關係，凸顯同性

戀情的矛盾分裂與挫敗癡狂，都以男同性戀作為

主題與主體來探索男男的同性戀關係，以及男女

的異性戀關係對之形成的角力與張力」。 而此

「男女的異性戀關係」在〈上邪〉中也有體現，

即人物童孝賢和藺燕梅的愛情關係，此二人化名

於《未央歌》中的人物，由此將這對異性戀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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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形象在〈上邪〉中卻變為沉溺愛情的胖丫

頭，在翁弦尉筆下，藺燕梅不但從神壇跌落，也

在愛情關係上對原作進行了反轉——從矜持的女

神占位隕落至童孝賢的愛情包袱，筆者認為可以

將此理解為：是以個體愛情刺痛歷史想像，並試

圖粉碎烏托邦理想中的異性戀形象標籤。而〈上

邪〉中人物童孝賢的多面性也與《未央歌》中完

全相反，〈上邪〉中的童孝賢對待愛情三心二

意，不負責任，這無疑對藺燕梅造成了身心傷

害，但是童孝賢這個角色確實也具有包容自由、

敢言踐行的氣魄，這則與小說〈上邪〉的村中權

威人物大相徑庭，並且童孝賢對於性取向的尊重

與包容也體現出他對個人自由的追求，他的異質

聲音對村中眾人話語形成思想衝擊，此與小說中

的「他者」正統思想形成反差。

同時，在〈上邪〉對《未央歌》的人物重

構的解讀中，筆者發現〈上邪〉取消了相同姓名

的固定意指，即名與實在歷史的流轉中無法鎖

定，這意在著力打破想像的歷史，將真實的、多

元的歷史融入文學創作。具體來說，如小說〈上

邪〉從頭到尾對於同性戀人物使用「你」「我」

「他」的代稱，而非具體的名字，但童孝賢與藺

燕梅這對異性戀情侶雖是化名，卻有名有姓。一

方面，以「你」「我」「他」的人稱更容易使讀

者代入文本語境，並利於讀者與作者產生共鳴；

另一方面，以「你」「我」「他」的代稱取消

具體姓名的方式也是對邊緣性的默默窺探，這則

如阿維夏伊·瑪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寫

道的：「從未記住人名中提煉出某些隱蔽的含

「你」與「我」的同性戀情形成互文對照。

具體來說，小說〈上邪〉與《未央歌》的

戀情對照，是在歷史壓抑中的釋放方式，既是對

單一歷史與多元歷史的置換，也是對經典之作的

重新解讀。《未央歌》以抗日時期西南聯大為背

景，將校園生活作為桃花源般的心靈慰藉，在戰

火紛飛的年代，卻以文學的筆觸將象牙塔內的青

春校園故事描繪出來，將歷史的悲壯與苦痛隔絕

在文學創作之外，然而脫離歷史敘述的浪漫主義

色彩，是否可用個人的成長經歷來描摹人生苦痛

的普適性，這是在文學與歷史的辨析中需深思的

課題。而翁弦尉的小說往往會對歷史記憶的真實

性加以質疑與批判，進而轉為戲謔的重構，並試

圖解構歷史與文本的神秘性與神聖性，這可體現

在小說〈上邪〉對於文學文本的巧妙嫁接與再

次加工中，從而將文學想像中塵封的歷史鋪敘開

來。如此說來，小說〈上邪〉不但以同性情欲的

現實困境衝破了歷史塵封的烏托邦想像，也是以

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多重話語來撼動思維惰性與符

號標籤。

此外，小說〈上邪〉雖與詩歌〈上邪〉同

名，卻重構了經典愛情詩歌中的浪漫色彩，將歷

史進行復述，使歷史敘事與個人經驗相結合，這

或許可以理解為：作者對小說中同名人物形象的

顛覆，即是對桃花源理想的解構。追其原貌，童

孝賢在小說《未央歌》中是真誠活潑的形象，藺

燕梅更是美與善的代表，但此二人形象在〈上

邪〉中皆被倒置。藺燕梅在《未央歌》中的原型

是獲得多人追捧的「玫瑰女神」，而這「玫瑰女

馬華同性愛小說中的經典重構與聯動：評析〈上邪〉兼及其他同性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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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肉身的博弈中，肉身性被顯現，以現身的欲

望取代隱身的躲藏，是在人性與神性的試探中對

七情六欲的再次感知，由此才能使主體在認知後

進行主動抉擇，而肉身的重現則是對同性情欲與

身份認同的正視，也是從文學層面對於人性與生

命的本真展露。

二、�「鱷魚」與「假人類」：經典

小說的聯動及再解讀

在近年來的馬華同性愛作品中，類似小說

〈上邪〉這種以經典小說進行對照，或將經典電

影片段融入文本解讀的方式並不少見，如在馬華

同性愛散文創作中，陳凱宇的散文集《深夜拾荒

手記》也收錄的多篇描述同性戀者細膩情感的故

事，而此書名《深夜拾荒手記》與經典小說《荒

人手記》（朱天文）名稱具有相似之聯動，其

中的「荒」字暗示了邊緣酷兒群體的心理「荒

原」。又如蔡曉玲的散文〈洞〉，以「夢」的形

式講述「進」與「退」的抉擇，這與蔡明亮電影

《洞》具有互通性，可將「洞」視為複雜而幽深

的心理關係隱喻。凡此種種，亦可將聯動與再解

讀方式作為馬華同性愛書寫的具體實踐策略，其

中對於經典小說的重構與再次解讀，不但有利於

增強馬華同性愛作品的知名度與影響力，也可在

文學經典中形成複數的對話模式，並撼震思緒，

形成共鳴。

在馬華同性愛小說的創作中，還有以「假

人類」的比擬方式來對馬來西亞多元性 / 別身份

認同進行描述，這其中也包含對於經典作品的多

義」。由於「未記住人名」處於流動狀態，這種

流動狀態對應流動的歷史，也是對單一的、經典

的歷史進行的重構。而同性戀群體的姓名缺失，

意味著個體記憶在馬華歷史記憶中的缺席，即少

數群體的聲音在歷史的洪流中被埋沒，這也象徵

少數群體的權益被既定的歷史所隱蔽。

此外，在小說〈上邪〉中，也有以經典電

影的鏡頭語言傳達文本內涵的重構方式，從而

以鏡頭語言引發電影聯想及類比。如小說中的

「我」去神廟找「你」，「我」將自己比作「色

鬼」，文中描述：「你的眼中，我不過是其中一

只繞回右悉達多太子的色鬼，歌舞或言笑，揚

眉露白齒，美目相眄睞，輕衣現素身……」而

「我」則自問道：「我的肉體污穢不堪？你的精

神完全脫離肉體而獨存？」 在此，「色鬼」與

高僧是欲望較量下的暗自纏鬥，輕衣現素身，空

色之爭，在人性與神性的碰撞中以鏡頭語言湧動

著淺抹勾劃。此段禁欲與縱欲的上演沉潛著無聲

的拼鬥，與徐克的電影《青蛇》中法海讓小青以

魅惑之姿考驗自身定力的影段十分契合，而小說

中以「蓮花式盤坐」的姿態與小青纏鬥法海的情

狀相當，將此電影鏡頭運用在小說的排演中，也

是作者許維賢（翁弦尉的原名）對於電影藝術的

專研化而合一的體現。許維賢曾用「平行對照」

（parallelism）的方法解析蔡明亮電影《黑眼

圈》中人物小康的肉體與靈魂的關係，其認為肉

體與靈魂在不同空間中可以被割解成一人兩面，

那麼小說〈上邪〉中「我」的肉體與青蛇的欲望

也可以理解為本是同一個身份的一體兩面。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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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同性愛小說〈把貓交給他〉中，「貓」則是

女同性戀者身份私密性的象徵。這種對於「假」

的理解雖然在馬華同性愛小說中多指向女同性戀

者的私密性缺失，但從當下性 / 別研究層面來

看，若以酷兒精神進行審視，「假人類」則可超

出《鱷魚手記》中的女同性戀形象範疇，並暗含

了對少數群體的性 / 別私密性的重視。如在馬華

作家許通元的小說集《埋葬山蛭》中，也塑造了

許多與「假人類」相關的形象，如「鯨魚」（小

說〈鯨魚擱淺〉），「袋鼠」（小說〈袋鼠〉）

「山蛭」（小說〈埋葬山蛭〉），「人蛇」（小

說〈人蛇舞動〉），等等。這些「假人類」是在

超現實創作手法中顯現了「人」與「動物」的某

些身份共通性。再如嘉倩的小說〈I〉中講述了

十二歲的男孩通過偷穿表姐衣服與內衣的事例，

以表達關於自身定義的質疑，文中也描述了此男

孩對電影《龍貓》中「龍貓」的喜愛，及全文中

多處描寫對「河馬」的追求，「龍貓」與「河

馬」作為「假人類」時，則形成一種性 / 別越界

的身份認同與可能性，這皆超出「假人類」的經

典指向性。

此外，經典的創作亦具有流動性。若從研

究層面上談及馬華經典同性愛小說，也許對馬華

文學略有了解的讀者會想起商晩筠、陳志鴻等知

名馬華作家，而近年來，如翁弦尉、許通元、棋

子、楊邦尼等馬華作家皆有關於同性愛作品的書

籍出版，又如黎紫書、梁靖芬、林艾霖等作家的

女同性愛（或類 LGBT）小說，也具有頗高的研究

價值，這些作品或與一些經典小說進行互文性對

重解讀方式。對於「假人類」的概念，可以聯繫

小說《鱷魚手記》（邱妙津）進行理解，而關於

「鱷魚」與「假人類」的探討則可參考紀大偉列

出的三類文本：「古人類」「新人類」「假人

類」。紀大偉認為「假人類」是指肖似「同性戀

的」的人類，卻又不盡然等同真人的角色，如邱

妙津的《鱷魚手記》中，「鱷魚」就是人偶似

的角色。 從中可以看出，紀大偉這種以動物的

「人偶式」假設，是對於經典作品再解讀的嘗試

方式，紀大偉認為：「邱妙津的作品以‘癡人說

夢’的方式，在主流的公共領域之外，另外打造

了一個假人類的‘假’公共領域。‘癡人’就是

傻乎乎的鱷魚；‘夢’就是鱷魚和媒體玩捉迷藏

的假公共領域——和鱷魚一樣假。」具體來說，

在《鱷魚手記》中，將「鱷魚」招搖過市的形象

與「拉子」的隱身形象進行對照，「鱷魚」則象

徵著生存在異性戀主流社會的同性戀群體，他們

就如「鱷魚」一樣需要穿著「人裝」進行隱身，

這是「鱷魚」保護自身不受傷害的「表演」，而

這種「假」的「表演」正是隱藏自我身份的遮蔽

方式。在馬華女同性愛小說中，關於「假」的

形象塑造也與經典作品的概念解讀形成聯動參

照，此亦隱現出女同性戀者在私密情感中的訴求

與身心壓抑的躁動。如在黎紫書的小說〈伊娃〉

中，也存在一種「假人類」的類比形象，小說描

述的夢中「假人類」——「海豚」，文中寫道：

「夢裏知道自己是一尾海豚，在一部漫長的海底

生態紀錄片裏無休止地泅泳。」再者，「貓」也

作為常見的「假人類」比擬形象，如林艾霖描寫

馬華同性愛小說中的經典重構與聯動：評析〈上邪〉兼及其他同性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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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又或與時俱進地對當下少數群體困境進行共

鳴。經典之作亦是在時代的洪流中不斷地被進行

翻新、創作與再解讀，如在馬華同性愛小說文本

中，也有提及翁弦尉小說集《遊走與沉溺》的重

要文學位置，這種文學位置或許能在將來的文學

語境與研究場域中，存在被冠以經典之名的流動

性可能。從近年來的馬華酷兒主題的撰寫與研究

中可以看出，馬華同志（LGBT）文學正在尋求自

身的發展方向，如許維賢認為：應該儘量放寬同

志文學的界定，甚至超越類型文學的框框，不應

該狹隘地把同志文學視為僅是同志作家有發言權

的特殊場域，那些非同志作家或暗櫃作家寫的有

關同志的作品也應該被納入同志文學的類型裏。

這種打破邊界的創作主題與創作內容為作家與研

究者提供了更多面向，在不斷吸取經典作品的創

作經驗之時，也在不斷開闊超出經典的路徑，即

凡是有利於拓寬馬華同志（LGBT）文學內容與主

題的創作方式皆可以文學實踐進行探索，以便對

馬華同志（LGBT）文學的創作與研究產生更為明

顯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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